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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首都北京，異常的暖冬天氣已經引起各家媒體的憂慮和關注。在印度，作為該國河流系統的源頭，喜瑪拉雅冰川的加速融化正在警告決策層。這兩個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正在日益切身感受到全球變暖所帶來的影響，而它們自身的快速發展也正是全球變暖的原因之一。
最近幾周，隨著聯合國(UN)下屬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發佈了一份報告，污染政治學(politics of pollution)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份報告中，人們首次把目光投向這兩個亞洲大國在全球氣候變化中的作用，而北京和新德里方面對此並不“買賬”。
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標誌著有關全球變暖的爭論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轉變，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局限於碳排放總體水準（多數溫室氣體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同時也更加關注大型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在2000年之前的25年中，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持續改善，但在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重工業和電力行業出現投資熱潮，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出現了倒退，污染水準則一路飆升。為了給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鋼鐵廠、煉鋁廠、水泥廠提供電力，僅去年一年，中國新增的發電能力就相當於英國和泰國全部發電能力的總和，而其中90%來自於燃煤發電。
國際能源機構(IEA)預計，到2009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國。駐北京的能源諮詢師吉姆•布洛克(Jim Brock)稱：“在過去三、五年中，（中國）出現了一輪投資熱潮，而在這一輪熱潮中，他們的能源效率下降很多。”

雖然中國和印度承認它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正在上升，但它們認為，按人均水準衡量，它們依然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此外，來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顯示，中國的累計排放量僅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相當於經合組織(OECD)全部發達國家排放總量的六分之一。印度的能效高於中國，而它的累計排放量僅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
面對國際社會的壓力，這兩個國家的第一反應，就是把矛頭指向美國及其富裕盟友（如澳大利亞），指責它們拒絕簽署強制限定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People's Daily)在這份聯合國報告發佈後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政府推卸責任的這種言行，只能讓人對美國生出‘為富不仁'的感覺。”

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高廣生最近在內羅畢出席一個研討會時，尖銳抨擊了人口只有2000萬的澳大利亞。他表示，如果澳大利亞像中國一樣擁有13億人口，它的碳排放量將達到每年86億噸。中國目前的碳排放量約為每年13億噸。
他說：“中國使用煤炭，並非我們喜歡煤炭，而是因為這是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反過來，美國和澳大利亞則以中國為例（稍帶著提到印度），為自己拒絕在這一問題上採取行動進行辯解。它們認為，除非中國和印度參與進來，否則，新的排放限制毫無意義。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表示：“到目前為止，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似乎達成了互不作為的‘非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至少在國家層面上是如此。”

中國和印度已經開始排練它們的藉口，以備各國就新的議定書展開新的全球談判。印度財政部長帕拉尼亞潘•齊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重申了印度經常掛在嘴邊的“發展權”問題。中國也持這一觀點。
“倘若世界認同我們的發展權，那麼，我們將準備承擔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所謂發展權，就是我們將消費更多能源，其次就是我們需要獲取清潔能源技術，包括民用核能，”他表示。“如果這兩點都得到認同，我堅信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將會主動承擔自己的應盡責任。不過，我們不是最大的污染者：我們的碳排放量依然很少。”

中國是國際社會聚焦的中心，其經濟增長速度比印度更快，也比這個鄰國受到更多關注。中國對重工業的依賴更加嚴重，因而單位能耗也更高。由於認識到問題所在，中國領導人擬定了嚴格的數位目標，要在從2006年開始的5年內每年將單位經濟產出的能耗降低4%。然而到目前為止，他們並未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政府為此頗感尷尬，因為中國政府在最新的五年經濟發展規劃中僅設立了兩個數位目標，降低能耗就是其中之一。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中國能源小組(China Energy Group)的江林（音譯）表示：“幾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採取重大激勵措施來支持能效技術、反對浪費行為，這個目標就不會實現。”

中印兩國都受到了嚴重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2004年，在83個有空氣品質監測資料的印度城市中，超過84%的人口被迫吸入品質較差、差甚至是危險的空氣。只有3%的人吸入的空氣品質評級為良好。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座城市中，有16座在中國，骯髒的空氣每年導致40萬人過早死。約有3.4億人（占中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能享用潔淨水。
鑒於有如此迫切的短期問題需要中國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去解決，既便這個政治體系意識到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迫切性，其能力或許也很有限。易明表示：“如果中國甚至不能著力解決潔淨水供應的問題，也就難以著力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

不過，中印兩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顯然也很關注氣候變化，更不用說氣候變化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在中國，科學家警告稱，青藏高原氣溫的升高可能會改變流入發源于青藏高原的長江和黃河的水量。印度的主要水系可能也會感受到同樣的影響。冰川的融化可能在未來數十年導致部分河流夏季流量增加，然後隨著冰川的消失而減少。
據信，高溫、乾旱、洪澇和土質惡化，可能會損害目前已經在下降的印度農業生產率。中國媒體也提到了類似的景象，例如，從2030年開始，糧食產量將以每年10%的速度降低。這種威脅與兩國政府所珍視的“維護農業安全”格格不入。
這意味著，和發達國家一樣，兩國需要誘使其工業和消費者改變自身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社會和經濟評論家Praful Bidwai堅持認為：“導致印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驚人增長的正是印度富裕階層無節制的奢侈消費。絕大多數印度人在使用資源時仍和以前一樣節儉。因此印度迫切需要採取措施，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特別是私人汽車、富裕階層肆意使用能源和水資源以及空調、洗衣機、微波爐、等離子和液晶電視消費飆升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工業程度更高的中國將目光放在了煤層氣等燃料上。從中國豐富的煤炭儲備中提取甲烷，可以將危險的採煤行業高碳含量的骯髒副產品轉化為一種相對潔淨、而且具有競爭潛力的燃料。
到2020年，傳統的煤炭燃料仍將是中印兩國主要的能源資源。但是那時將存在的能耗產品中，約有半數目前尚未投產，因此兩國政府還有機會鼓勵本國國民和企業在生產和消費冰箱、空調和鍋爐等商品時，選擇能源效率高的產品。
一位駐北京的經濟學表示，他經常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提醒中國政府官員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迫切性：“中國有很多地勢低窪的地區，如果格陵蘭冰蓋融化，目前屬於內陸地區的蒙古將來就會為海水所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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